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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从异域舶来品到泉州家常味

清晨的泉州，晨曦微露，古城
街巷渐渐苏醒。西街的老店里，番
薯粉裹就的醋肉正在油锅里滋滋
作响；深巷的小吃摊上，鲜甜软糯
的番薯粉团正在锅中翻滚；而寻
常人家的灶间，番薯粥的清香早
已弥漫开来。番薯，这看似普通的
作物，却承载着一段跨越重洋的
传奇——它循着海上丝绸之路的
航迹而来，在闽南的红土地上完成
了从异域美食到家常风味的蜕变，
最终汇入这座千年古港的饮食血
脉，成为泉州人身份认同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岁月流转，番薯在泉州完成了从“救命
粮”到“家常味”再到“精神象征”的嬗变。

在匮乏年代，它是名副其实的“救命
粮”。其“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的普
惠性，“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性，让无数泉
州先民度过了饥荒岁月。

如今，番薯依然根植于泉州人的日常
生活，更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其富含膳
食纤维与维生素的特质，与现代健康理念
相契合，推动着泉州番薯产业走向多元化
升级：曾孕育出番薯“新种花”的安溪，如今
更与高校合作，培育适合精深加工的专用
品种；石狮的食品企业将传统番薯干标准
化、品牌化，通过电商销往全国；晋江的农业
合作社引入智能烘房，将小香薯打造成备受
年轻人喜爱的“网红”零食；而惠安的地瓜粉
团也从家庭灶台走向连锁餐饮的中央厨
房，实现了从乡土味道到现代产业的跨越。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番薯已升华为泉
州的地域精神象征。它在瘠土中顽强生长
的生命力，恰如泉州人务实坚韧的品格；
它质朴外表下蕴藏的甘甜，正对应着这座
城市低调包容的气质。这种精神特质深深
注入泉州人的地域基因——正如作家林
海音在《城南旧事》中描绘的那个“吃着地
瓜长大，讲话有着地瓜腔”的惠安人，番薯
早已超越食材范畴，成为泉州深刻的文化
符号和精神图腾。

站在今天的泉州港，望着往来不绝的
船只，仿佛能看到四百年前那根番薯藤的
旅程——它自吕宋漂洋过海，在闽南的红
砖古厝间扎根，于古港的红尘烟火气中抽
枝散叶，最终植入这座城市的味觉记忆。
闽南谚语云：“番薯不怕落土烂，只求枝叶
代代传。”时至今日，番薯的故事仍在继
续，在泉州的美食名片上，在泉州人的精
神谱系里，生生不息。

薪传不息
迎来现代转型与文化新生

番薯的到来，远不止于解决温饱，
它更深刻地重塑了泉州的饮食文化版
图，催生出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番薯饮
食文化圈”。

在主食领域，番薯展现了惊人的可塑
性。从最简单的烘番薯、番薯粥，到加工制
成的番薯签、番薯粉，番薯以各种形态出现
在泉州人的饮食生活中。《泉州习俗》记载
的“两粗一细”饮食传统——早晚两餐食用
番薯或薯干煮就的汤粥，晚上才吃大米稀
饭，既是对匮乏时代的记录，也是番薯深入
日常的见证。而旧时泉州贫寒之家常吃的

“糊仔汤”（即番薯磨浆滤去淀粉后，用余下
的薯渣加水煮成的汤），更是将番薯的食用
效能发挥到了极致。

在小吃领域，番薯则实现了华丽蜕变，
其衍生物“番薯粉”成为点石成金的魔术
师：与海蛎相遇，成就了蚝仔煎的鲜嫩酥
脆；包裹牛肉，锁住汁水，缔造出牛肉羹滑
嫩爽口的独特风味；携手糯米粉，赋予炸枣
外酥内糯的绝妙口感。地瓜粉团、薯粉包、
薯干粿……这些朴素的小吃，承载着代代
相传的烹饪智慧。

番薯的饮食叙事不仅深植于泉州人的
餐桌日常，更延伸至岁时节令与精深加工
之中，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清乾隆
《泉州府志》记载，中秋泉俗“以月饼、番薯、
芋魁祭先及神”，至今民间仍沿此俗；至冬
至，番薯与芋头又共入甜丸汤，为其增添独
特风味；而在祭灶日，据《泉州市志》所载，
人们会特制一碗“番薯粉牵”，寓意糊住灶
神之口。此外，番薯还被用于酿酒，清道光
《晋江县志》明确记载“今用番薯造酒”，其
中惠安产的番薯酒更远销上海、南洋，成为
传播泉州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种从主食到小吃、从日常到节庆的
全方位渗透，使番薯的味道成了泉州人共
同的味觉记忆。正如那句闽南谚语所述：

“溪门内番薯皮，较赢燕窝汤；唐山的大麦
糊，较香白米饭。”在泉州人眼中，家乡的番
薯皮胜过远方的燕窝汤，番薯不再只是一
种食物，而是一缕“舌尖上的乡愁”，一份强
烈的本土饮食认同感——无论身在何处，
一碗番薯粥、一碟蚝仔煎，便能唤起对故乡
最本真的眷恋。

味觉乡愁
塑造泉州饮食版图

番薯的成功引入只是开端，其真正融
入泉州，靠的是先民与自然的对话。

泉州沿海广布的沙质土壤，台风干旱
频发的季风气候，恰与番薯“耐旱耐瘠”的
生物学特点不谋而合。然而天作之合还需
人力成全。泉州农民“作垄如龟背，利水防
涝”，以高畦深沟应对多变气候；以“剪蔓
扦插”的严谨法度，让每一段藤蔓在瘠薄
的沙土中焕发生机；更以“必锄必培”的精
耕细作，配合轮作与间作的复合种植体

系，将房前屋后、沙岗旱地等原本难以利
用的边际土地，转化为可产粮食的田园。
如此种种，不仅将番薯“不与五谷争地，凡
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
致，更在有限耕地中实现了粮食产出的最
大化。

这番耕作变革的影响很快显现于
粮食产量与饮食结构之中。据清乾隆版
《晋江县志》记载，“薯芋可当饭，而番薯

尤今所大赖也”，道出了它从辅助作物
向主粮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泉州境内又
因地理条件而异：在耕地稀缺的惠安，
番薯成为“全年食粮中占九个月以上”
的主食，故获“番薯县”之称；而在安溪、
永春等地，它则更多作为膳食补充。这
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让番薯在泉州
扎下了深根，它开始逐步进入泉州社会
经济结构，成为本地农业生态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为后续全面融入地方饮食文
化奠定了基础。

落地生根 历经本土化与农业革新

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泉
州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汇的重要门户。这
里不仅是丝绸、瓷器的出口港，更是外来作
物传入的前沿地带。《泉州市志》记载的“六
山一水二分田，一分村庄道路”，道出了这
片土地的耕作之难。每逢旱涝，饥荒便如影
随形。至明代万历年间，已是“人稠山谷
瘠”，对耐旱高产作物的渴求日益迫切。

恰在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
为这片土地带来了转机。关于番薯入泉的
路径，史料中留有斑驳印记。明代何乔远
《闽书》中写道：“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
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指出番
薯由闽人自外国引入，时间约在万历年间，
并强调其不择土壤的强适应力。至于传入
路线，一说由吕宋（今菲律宾）传入闽地。清
代周亮工《闽小记》记载：“盖度闽海而南，
有吕宋国……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
盖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闽杂记》
则引《长乐县志》称：“邑人陈振龙贾吕宋，
丐其种归。”另一说则指向广东南澳。明侍
御苏琰《朱薯疏》载：“温陵洋舶，经广东南
澳传入泉州。”诗人吴增亦留下“传闻灵水
最先栽，泛海携从南澳来”的诗句。

番薯“耐旱易活，种少获多”的特性，使
其迅速扎根泉州。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
录》记载，番薯在闽试种后“大有收获，可充
谷食之半”，尤其在“温陵饥，他谷皆贵，惟
薯独稔”的灾年，更显其价值。濒海而居的
泉州人，以开放心态接纳了这漂洋过海的
生命，开启了番薯在这片土地上的新生。

跨海而来
耐旱高产能“管饱”

◀ 关 注
泉 州 晚 报 社

“ 泉 州 味 道 ”
美食公众号，
了 解 更 多 美
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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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有中秋时节泉州有中秋时节
食用番薯芋头的习俗食用番薯芋头的习俗

地瓜粉团面线地瓜粉团面线

▶番薯甜汤

蒸番薯

番薯粉可以做成芡薯粉

番薯粥成为泉州人番薯粥成为泉州人
共同的味觉记忆共同的味觉记忆（（CFPCFP 图图））

◀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中秋泉俗“以月饼、番薯、芋魁祭先及神”。（何佳媚 供图）

清乾隆版《泉州府志》里关于番薯的记载
（何佳媚 供图）

番薯素来高产番薯素来高产（（刘万青刘万青 供图供图））

番薯粉裹就的炸醋肉番薯粉裹就的炸醋肉（（王世阳王世阳 摄摄））

番薯粉与海蛎相遇番薯粉与海蛎相遇，，成就了蚝仔煎的鲜嫩酥脆成就了蚝仔煎的鲜嫩酥脆。（。（王世阳王世阳 摄摄））

番薯粉包裹牛肉番薯粉包裹牛肉，，锁住汁水锁住汁水，，缔造出牛肉羹滑嫩缔造出牛肉羹滑嫩
爽口的独特风味爽口的独特风味。。 （（李雅真李雅真 摄摄））

（何佳媚/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本报资料图）


